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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口到湘潭
———清初湘潭县重建过程中的徽州盐商

陈 瑶

(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明末清初，随着汉口的兴起，湘潭逐渐发展成为汉口面对湘江流域商品集散的下一级市场。

清初，湘潭县经历了顺治六年和吴三桂叛乱两次大的战乱与屠杀，活动于汉口与湘潭两级市场之间的徽州

盐商和盐商公匣“吴鼎和”对湘潭县的清理和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从侧面说明湘潭县在清初是淮盐从
汉口输入湘江流域的转销市场中心。本文也说明在战乱之后的非常时期，寻求商业利益之外，商人进入下
一级市场的首要之举是恢复市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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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ankow to Xiangtan

———Huizhou salt merchant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Xiangtan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
CHEN Yao

(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With the prosperity of Hankow，Xiangtan county had developed to be a market center for transporting commodi-

ty from Hankow to Xiang river region in the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period． Xiangtan underwent chaos caused by war twice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then was cleared up and reconstructed by the Huizhou salt merchants from Hankow． This case illus-
trates Xiangtan was an important Huai salt transport center for Huizhou merchants． The case also shows that in an unusual pe-
riod after war and ruin，the factor that most attracts merchants to enter a lower － level market is not direct commercial profit
but the recovery of the physical mark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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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商帮之一，从 20 世纪 40 年
代傅衣凌先生发表《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
史初稿之一》至今，关于徽商的专门研究和相关研究可
以说汗牛充栋①。徽州盐商是徽商研究中的重点。然

①关于徽商的研究，主要包括傅衣凌:《明代徽商
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
研究汇报》1947 年第 2 期，后改为《明代徽州商人》，收
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东洋学报》36 卷第 1 号至
第 4 号; 张海鹏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1985 年版; 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
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张海鹏等编:《中国十大商
帮》，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
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等等。近几十年的相关研究则可
以参考曹天生:《本世纪以来国内徽商研究述论》，《史学
月刊》1995 年第 2 期; 王世华:《徽商研究: 回眸与前
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6 期;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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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地域上讲，对于徽州盐商的研究多集中于他们在徽

州本地、扬州、上海、南京等长江下游地区的活动，徽商
在长江中游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对汉口的研究①，对于徽

商在湖南的活动则研究得相对较少②。从时段上讲，对
汉口的徽州盐商的论述也因囿于文献而多讨论康熙朝

之后的情况。这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新资料的发掘与
利用。本文的写作基于新发现的道光年间新安同人堂
刊印的《希青亭集》③，其中收录的清初文献有助于我们
了解清初徽州盐商在汉口与湖南湘潭的活动。本文试
图结合地方志和文集等资料，以汉口与湘潭两级市场为

背景，微观地考察徽州盐商及盐商公匣“吴鼎和”在清初
湖南湘潭县的清理与重建过程中的具体行动。

一、在汉口与湘潭之间

在讨论徽州盐商在清初湘潭的具体活动之前，本文

需要对汉口和湘潭的地理和商业发展情况进行简要的

介绍。按照施坚雅对中国经济大区的划分，以汉口为中
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大区又可以分为五个主要的子地区，

即，长江走廊，偏北的汉江流域，偏南的赣、湘、沅三大支
流④。湘潭属于其中的湘江流域。明中后期到清初是
汉口与湘潭的市场联系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汉
口镇的兴起，湘潭县市发展为湘江流域食盐和青靛的转

运中心，成为汉口镇的下一级市场。

汉口的兴起可以说是由汉水河口的地理情况决定

的，而这一过程是在商业和地理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明

代后期的一次突然转变⑤。已有的研究认为汉口镇的
兴起开始于明成化年间，当时汉水下游突然改道在汉阳

城北注入长江⑥。之后，汉口逐渐成为各处商民建房泊
舟的地方，发展出街市，嘉靖到隆庆年间，汉口商税超过

原先汉川边上的刘家塥市镇⑦。大约在嘉靖年间，汉阳
县在汉口设置了汉口镇及汉口巡检司以加强管理，由此

可见汉口地位的重要性。万历元年，明朝“题准湖广衡、

永、荆、岳、长沙漕粮，原在城陵矶交兑者，改并汉口水
次”⑧，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口岸。除了漕粮之
外，汉口还是淮盐的集散地，万历年间，因盐商原泊船处

金沙洲地盘日益缩小，而汉口港形成，盐商们便将盐船

改泊汉口。汉口自万历年间开始，即成为“楚商行盐”总
口岸⑨。淮盐是明末清初汉口商品市场上最重要的商
品。明清两代，虽然淮盐引岸地跨六、七省，但“行盐口
岸，大半在湖广”，可见自明代以来，湖广就成了淮盐的
最大销售地区⑩。而汉口则是淮盐在湖广的最大转运
中枢。

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争，到了康熙年间，刘献庭对汉

口镇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相当高的评价:“汉口不特为
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

货物，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

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
其势。西则唯汉口耳!”瑏瑡

①例如王振忠:《清代汉口盐商研究》，《盐业史研
究》1993 年第 3 期; 李琳琦:《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
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2002 年
第 2 期; 张小平:《汉口徽商与社会风尚———以〈汉口丛
谈〉为例》，《安徽史学》2005 年第 1 期; 等等。

②研究在湖南活动的徽商的主要有王廷元:《略论
徽商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另有张海鹏的《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
“明清徽商与两淮盐业”研究之二》(《明史研究》第 4

辑，黄山书社 1994 年版) 一文提到本文所关注的程奭在
湘潭建白骨冢事; 王振忠的《稀见清代徽州商业文书抄
本十种》(《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 20 期，2000 年 7

月 15 日) 一文中提供的晚清婺源詹氏墨商信底《詹标
亭书柬》、《两淮盐商路程》等文献也提到徽商往来湘潭
的商贸活动。

③《希青亭集》，康熙二十年左右由徽商汪煇编辑，

乾隆三十年由新安同人堂重镌，今见版本藏于中国国家

图书馆，所收录文章中最晚为道光元年《白骨冢南塘剥
岸碑》，笔者推测或为道光年间重刻版本。该集包括
《序类》、《文类》、《传类》、《记类》、《跋类》、《诗类》、
《杂记》以及《续》等 8 个部分，共 52 篇诗文。

④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
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32 页。

⑤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
的商业和社会( 1796—1889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 页。

⑥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
的商业和社会( 1796—1889) 》，第 35 页; 皮明庥、吴勇主
编:《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⑦⑨皮明庥、吴勇主编:《汉口五百年》，第 14—15

页。

⑧范锴:《汉口丛谈》卷 2，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版。

⑩王振忠:《清代汉口盐商研究》，《盐业史研究》
1993 年第 3 期。

瑏瑡刘献廷:《刘继庄先生广阳杂记》卷 4，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95 年版。

至于湘潭县，在明清时期一直是长沙府行政管辖下

的一个县。虽然府城长沙一直是行政中心，但在明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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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到民国初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湘潭在市场层级中的

地位却明显高于长沙，这与两地的地理状况密切相关。

府城长沙与湘潭同样滨临湘江北岸，但湘江在湘潭县城

附近形成一个河曲，转成向北经过长沙流入洞庭湖，这

一河曲使得县城上游的湘江北岸成为天然的避风港，有

利于帆船停泊，“车马辐辏，货物易售，不但利民，且利
商”①。而在湘潭下游的长沙则“湘水迅疾直流，遇风浪
无停泊之所”②，故而“客商不肯停聚”③。万历湘潭进
士李腾芳④认为湘潭如此重要之地，需要戍兵靖盗，他

的《湘潭戍兵议》⑤虽然谈的是应该派兵戍守湘潭县，但
行文中处处显露出湘潭县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可见到
了万历朝中后期，湘潭县的商品市场中心地位逐渐显露

出来，其地位比府城长沙更为重要，在湘潭为中心市场

的历史时期，湘潭是汉口面对湘江流域商品集散的下一

级市场。

湘潭县位于湘江下游，处于水路交通枢纽，被称誉

为“湖广第一要冲”⑥。嘉靖年间，湘潭县西平政桥为通
衢贸易之所⑦。万历年间，“商舟多往湘潭，以舍湘潭无
可栖泊”⑧。由于江南棉纺织业在明中后期的发展，到
了明末，江南需要从其它地方大量输入蓝靛( 又称靛青)

这种染料，青靛的交易原来是集中在赣州，“江西万羊山
跨连湖广、福建、广东等地，旧称盗薮，而各省商民亦常
流聚其间，皆以种蓝为业”⑨，到明后期，湖南成为江南
所用蓝靛的重要供应地之一，“靛苗产于衡山、酃县、茶、

攸、湘乡及敝邑( 湘潭) 之远山，而种以闽人，鬻于湘
渚”⑩。如崇祯十五年，著名商人席本桢从湖南湘潭购
买的蓝靛，装了 40 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到江南瑏瑡。可见
青靛是明末清初湘潭县市中最重要的商品。湘潭县市
涌现大量靛行经营青靛贸易，促进了湘潭县市的发

展瑏瑢。

清初的湘潭县市中除了青靛之外，食盐也是重要的

转销商品。淮盐从汉口输入湘江流域的下级市场，湘潭
成为湘江流域淮盐的转销市场中心。这首先与明清时
期湖广行销淮盐的制度密不可分，一般来说，岳州、长
沙、常德、澧州等府州食淮盐，郴州、道州等食粤盐，衡
州、永州和宝庆三府州在淮盐和粤盐之间变动瑏瑣。食淮
盐的湘江中上游地区则需要从湘潭的市场中买入淮盐。

从康熙朝后期湖南偏沅巡抚赵申乔瑏瑤关于盐政的公文

中，多次见到“商人吴鼎和”的名目，我们从中可以了解
到，“商人吴鼎和”在康熙年间是长沙、岳州、常德、澧州
四府官盐的主要盐商瑏瑥。而且，湘潭既是“设塘盘查、以
防夹带”的查盐处所瑏瑦，又是汉口商人将盐卖往下一级
市场的转销地，如湘潭上游的茶陵、攸县的盐价，都“照
湘潭盐价，按程计算，茶陵州每包增水脚银九厘，攸县增

水脚银七厘五毫，嗣后营销，俱以湘潭盐价消长为

准”瑏瑧。可见，湘潭是重要的淮盐转销地，而“商人吴鼎

和”则是活动于汉口与湖南之间的淮盐商人。下面，我

们还将在《希青亭集》等地方文献中进一步了解“商人吴

鼎和”在清初湘潭县重建过程中的具体活动。

①⑧唐源:《浚水利议》，乾隆《善化县志》卷 11《艺
文志》。

②乾隆《善化县志》卷 4《风土志》。

③乾隆《善化县志》卷 2《舆地志·山川》。

④李腾芳( 1564—1632) ，字子实，湘潭人，万历二十
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经济自许。屡迁至左谕德。万历
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屡贬，以省母归。谢璠:《李宫保
湘洲先生家传》，《李宫保湘洲先生集》卷首，庄严文化
事业有限公司 1997 年版。

⑤李腾芳:《湘潭戍兵议》，《李宫保湘洲先生集》卷
3。

⑥嘉靖《湘潭县志》卷下《建置》“新建黄茅堡马
驿”。

⑦嘉靖《湘潭县志》卷下《建置》。

⑨《明穆宗隆庆实录》卷 26。

⑩李腾芳:《渌口把截靛船公牍》，《李宫保湘洲先
生集》卷 3。

瑏瑡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
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2—84 页。

瑏瑢李腾芳:《渌口把截靛船公牍》，《李宫保湘洲先
生集》卷 3。又参见拙文:《明末清初长沙府湘潭县驿传
制度与土客之争》，《亚洲研究》( 韩国庆北大学亚洲研
究所主办) 第 10 期，2010 年 8 月。

瑏瑣参见罗威、贺双非:《湖南古代盐制浅析》，《盐业
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黄国信:《区与界: 清代湘粤赣
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瑏瑤赵申乔( 1644—1720) ，字松伍，江南武进人，康熙
九年进士，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四十九年任湖南偏沅巡

抚。

瑏瑥瑏瑦赵申乔:《批驿盐道详商人吴鼎和等请给水程
由》，《赵恭毅公剩稿八卷》卷 7，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7 年版。

瑏瑧赵申乔:《茶攸照湘潭盐价檄》，《赵恭毅公自治
官书类集》卷 11《牌檄》，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顺治七年徽州盐商、僧人与白骨冢的创建

明末清初，湘潭地区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战乱和屠

杀。自崇祯末年，张献忠挥军向衡州，湘江下游地区就

开始战乱不断。据徽州休宁人汪煇的《湘上痴脱难杂

录》载，“贼九月拔寨上衡州，过湘潭，见已为明兵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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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未扎营，而四乡业已受苦不堪”①。张献忠军“自衡山
至下滠司止，遍地搜山捉人，不问老少男妇，俱砍去一

手，间有砍去两手者，杀者呙者，城市百姓惊慌”②。至
顺治六年( 1649) ，何腾蛟等南明军队入据湘潭空城，等
到清军攻入县城后，“王师屠城，在市多属客商，各乡鸿
集无几”③。息战一段时间后，到康熙十三年( 1674) ，吴
三桂叛清，陷长沙，进入湘潭。从明末战乱到顺治六年
“王师屠城”，再到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进驻湘潭县，城乡
商业和社会都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本文关注的清初湘潭县的重建指的就是顺治六年

屠城之后以及康熙朝吴三桂叛乱之后的两次重建过程。

乾隆三十年重镌的《希青亭集》在道光年间再次刊刻，收
录了自顺治七年到道光元年的相关文献，我们可以通过

这些资料考究一番清初徽州盐商黄克念、程奭建立和重
修白骨冢，以及汪煇、曹复吉建立希青亭的详细过程，这
些资料显示顺治七年和康熙二十年左右是徽州盐商重

建湘潭县的关键时间，也就是顺治六年屠城后和吴三桂

叛乱后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从汉口来到湘潭的徽州
盐商不断地参与到清理战场、净化城市的重建事业中。

下面先考察顺治六年屠城之后徽商和僧人重建湘潭的

过程。

对于明末清初经历长期战乱的湘潭人来说，更惨绝

人寰的屠杀发生在顺治六年，休宁人汪煇亲历并详细记

录了这一过程。据《湘上痴脱难杂录》，汪煇在明末随父
母亲戚在武昌和湘潭行商，他关注战乱时的盐价和米

价，在瘟疫流行之时又特别记录各种药材的价格。汪煇
因战乱而在湘潭周边地区四处流亡，在湘潭屠城之后不

久便回到湘潭，于顺治六年年底回忆并记录下湘潭遭屠

城之后的情景:

( 顺治六年) 二月中，随伴到市，近前则足软，欲退又

不能。魂飞魄散，心胆俱寒矣。时血迹尚鲜，腥臭逼人，

立身无地，有食亦不能下咽。但见尸首纵横满地，惨不
可言④。

市上人民不上二三十，城中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

数十人，备言二十一日开刀，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

日方止⑤。

汪煇逃过屠城，在屠城之后，他为寻收五服从兄汪

于上等亲戚尸体而进城，目睹当时惨况。过了几日，湘
潭城内，“人烟渐聚，眼前尸骸，人各了各，抛投河中者
多，拖置荒郊者不少，亦有拆屋焚化者，亦有出钱掩埋

者。有葬犬腹者，骨骼犹存，有作鼠窝者，腹脏俱尽。间
有亲人识认收葬者，百中一二。”可谓满目苍痍。然而
“湘中人烟甫集，瘟疫又行，一乡传染一乡，十人病倒九
人，无药无医”⑥。汪煇自己也染上疫病，幸而逢凶化
吉。这一过程之后，湘潭县城人口几乎毁灭殆尽，剩下

尸横遍野的景象和疫病流行的环境，但我们仍能看到商

贾来往未绝，此时湘潭已有“舟楫停留，商贾上下”⑦。

汪煇在战乱中一直想方设法地回到湘潭，也说明徽商对

湘潭市场的重视。此时，在汪煇之外，还有徽州盐商黄

克念( 字希倩) ⑧、程奭( 字青来) ⑨来到湘潭。

顺治六年，徽州盐商黄克念与在汉口结交的程奭因

听闻湘潭“为湖南一大都会，四方商贾必趋之地”，一同

到湘潭做生意，黄克念后来在《收瘗白骨小传》写道，他

们来到湘潭，却发现城市之中“白骨积如坵山，朱门尽皆

瓦砾”，由于“心怀不忍”，“次日爰谋之西禅寺、关圣殿

诸僧，沿途寻拾，盛以竹篓，置地葬埋”⑩。黄克念这篇
《收瘗白骨小传》，及其《代诸僧乞捐引白骨招帖》、《白

骨冢碑记》等几篇文章，以及买入山地的契约都是顺治

七年左右撰写的文字，这些都收录在《希青亭集》中。

黄克念称他和程奭顺治六年到达湘潭时，已经见到

一些僧人在捡拾白骨瑏瑡。原来，在顺治六年九月初七

日，关圣殿僧履水等僧人为葬通县白骨，买下杨尔发、杨

书有、杨继武的二圣寺园土一所瑏瑢。这块地被用于埋葬

白骨，“共计葬骸骨六百篓有奇，外立碑勒铭”瑏瑣。此碑

即《白骨冢碑》:

①②④⑤⑥⑦汪煇:《湘上痴脱难杂录》，嘉庆《湘
潭县志》卷 32《艺文》。

③康熙《湘潭县志》卷 3《赋役志》。

⑧黄克念，徽州歙县人，盐商，或为潭渡黄氏宗族
人，待考。

⑨程奭( 1617—1661) ，徽州府歙县槐塘程氏岑山渡
派人，这一宗族从明末至清中叶是显赫一时的盐商宗

族。参见王振忠:《徽商与清代两淮盐务“务本堂”研
究》，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
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9—198 页; 卜
永坚:《清初歙县槐塘程氏的文化建构》，《史林》2004 年
第 5 期。关于黄克念、程奭的盐商身份，可据汪煇所称
“黄、程二先生载盐来湘贸易”，引自汪煇:《白骨释疑》，

康熙四十一年，新安同人堂敬刊:《希青亭集》。

⑩黄克念:《收瘗白骨小传》，顺治七年春，新安同
人堂敬刊:《希青亭集》。

瑏瑡黄克念:《白骨冢碑记》，顺治七年，新安同人堂
敬刊:《希青亭集》。

瑏瑢《买二圣寺葬白骨地契》，顺治六年，新安同人堂
敬刊:《希青亭集》。

瑏瑣程奭:《书二圣寺地契尾》，顺治六年，新安同人
堂敬刊:《希青亭集》。

白骨冢碑记

己丑之岁，湘潭白骨遍城野。余两人作客来此，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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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时，见有数僧手持竹具拾归聚焚者。余两人目击心
伤，乃揖僧曰:“火焚曷若土埋耶?”僧曰:“火焚，佛法也，

且易为力，土埋难为功。”余两人嘿然而归。至夜半，闻
鬼魂哀哀至晓，因复诣僧曰:“白骨何辜? 既遭锋刃，复
火焚之，恐佛法未可凭也。”僧曰:“然则谁为之主瘗耶?”

余两人曰:“昔元次山先生痛念唐家之阵亡者无所归，葬
于泌南，名哀坵，余两人窃慕焉，诸佛子其相助乎?”僧曰
:“诺。”于是以兹土安妥众白骨，用篓盛载，共得六百零
三篓，合成二百零一冢。地则二圣祠故址，系杨氏出售，

契存关圣殿僧实如处，已蒙李县尊印给，并有禁饬批语。

诚恐后人不知来历，故特立一碑纪载其事，以垂久远云。

收葬兼照管坟冢:僧慈航、雪勤、知融、海运、履水五人。

顺治庚寅年 新安潭东黄克念、岑山程奭同立①。
《白骨冢碑记》由黄克念、程奭于顺治七年撰写，首
先描述了他们顺治六年初到湘潭目睹的景象，然后讲述

了建立白骨冢的过程和规模。结合其它资料，我们可以
得到以下推论。黄、程到湘潭以前，僧人是打扫战场、清
理城市的主要力量，僧人主要以火焚来处理尸体。而徽
州盐商的资助是建立白骨冢的关键力量。关圣殿的僧
人买入土地用以埋葬白骨是顺治六年九月的事，《买二
圣寺葬白骨地契》内虽没有黄、程的署名，但契尾却有程
奭写的一段文字，在《希青亭集》中题为《书二圣寺地契
尾》，记录这块地“用价银一十五两，广阔计十余亩”②，

说明买入土地是黄、程开始参与到埋葬白骨一事之后。

后来智融( 即知融———笔者按) 将《白骨原始》册籍交予
汪煇时说“买杨姓之地”只是“借用履水名”，故而买地
之事应该是黄、程在背后资助，他们通过寺僧来买卖土
地和管理白骨冢，其中的原因或许是他们作为外地商

人，并不能常住湘潭，无法照看。这从修建白骨冢之后
的事实也可以得到证明。黄克念于顺治十七年三月才
再次到湘潭，此时白骨冢已然颓废，需要重加修培③。

顺治七年湘潭县城的清理过程中，修建白骨冢是在

徽州盐商黄克念、程奭的资助下，关圣殿和西禅寺的僧
人出力完成，其中徽商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但此时徽

商尚未进驻湘潭。下面继续从康熙二十年徽商在湘潭
创建希青亭的过程来探讨公匣、徽商“吴鼎和”等社会组
织的性质和活动。

三、康熙二十年徽商“吴鼎和”与希青亭的创建

黄克念在顺治十七年来到湘潭的时候，白骨冢已经

自然颓废。汪煇因得知黄、程修建湘潭白骨冢之事，又
与黄克念相识，对此事念念不忘，终于在康熙七年见过

黄克念之后，于康熙八年清明节约匣友曹复吉( 字羽

皇) 、李南明、孙天一、汪枚若等同往白骨冢祭扫，但见荒
烟蔓草，汪煇与曹复吉相谋重培坟冢，但因工用浩繁，遂

不果④。康熙十三年到十六年湘潭又经受了吴三桂叛
军的冲击和占据，到了康熙二十年，汪煇才得以寻访到

30多年前参与其事的西禅寺僧智融，智融“将先生( 指
程奭———笔者按) 手录前后事件出以授煇，观其所载，同
程青来先生倩僧拾骸、买地、葬埋，一切事宜无不开示分
明”⑤，汪煇“于是欣然携归，商同羽皇十日兴工，事事以
先生为法，计修冢二百四十七云。其中有窃葬者四十
余，一概附之。重培之后，告成日，先祀后土，继奠幽魂，

并设中元焰口斋坛、清明扫挂祭物两例。断其樵采，禁
其盗埋，庶不负先生开轫一片好心，亦终白骨未了之缘

也。兹因冢之右傍有庵曰念佛林，有僧曰拙质者，愿以
己之隙地为看守香火。煇感其诚，即捐金二十两，羽皇
亦乐输如数，盖屋一所，匾书‘希青’亭二字，盖不忍没
黄、程二公之善，集其字以为名也。内供有地藏王像，统
率诸幽，故又曰地藏殿也。时匣友罗象华、汪觐侯、曹尔
承、王汉儒等皆愿增饰华严，可谓一时盛举，遂用公匣摠
名大书于梁，曰‘徽商吴鼎和建’。计除公匣助费十金之
外，每岁出银二两四钱，永为清明扫挂定例。煇另于中
元节建斋设醮而超度之，以三载为期，兹已周三载

矣。”⑥这篇写于康熙二十三年冬的文字详细地记述了
汪煇等人重修白骨冢、创建希青亭的过程。首先，汪煇
回忆了康熙二十年重培白骨冢，祭奠幽魂以及创设中元

和清明仪式的过程。继而，汪煇叙述希青亭的由来，他
提到白骨冢右旁新建有念佛林⑦，其僧拙质愿以念佛林

的土地作为白骨冢的香火地，获得汪煇和曹复吉捐赠，

盖一栋屋，取黄希倩、程青来二人字中各一字题为“希
青”亭，内供地藏王像。

①黄克念:《白骨冢碑记》，顺治七年，新安同人堂
敬刊:《希青亭集》。

②程奭:《书二圣寺地契尾》，顺治六年，新安同人
堂敬刊:《希青亭集》。

③黄克念:《重培白骨冢告成日祭文》，顺治十七
年，新安同人堂敬刊:《希青亭集》。

④⑤⑥汪煇:《重修白骨冢兼造希青亭合传》，康熙
二十三年，新安同人堂敬刊:《希青亭集》。

⑦念佛林，住僧海兰鼎建。参见康熙《湘潭县志》
卷 6《方外志》。

⑧参见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的“公匣”制度》，
《中国农史》2008 年第 1 期;《公匣制度与明清徽州民间
文书的保存》，《图书馆杂志》2009 年第 2 期。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中多次提到的“匣友”和“公
匣”，也提到赵申乔公文中时常出现的“徽商吴鼎和”，但
并未具体言及“公匣”和“徽商吴鼎和”的内涵。笔者认
为，这里谈到的“公匣”并不是徽州当地民间建立的制
度⑧，而是与徽州盐商组织相关的制度。依据嘉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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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盐法志》，在雍正十年，两淮盐商在行盐各处口岸“俱
设有公匣”，设“匣商”①。而这篇写于康熙二十三年的
文字说明两淮盐商在汉口的“公匣”和“匣商”制度开始
的时间应在康熙二十三年之前。至于康熙年间匣商所
办理的事务，应该与雍正、乾隆年间的差异不大。乾隆
二十六年时，“汉口匣商二人，系办通纲行盐以及一切用
费等事，所用银两，即在众商卖出盐课内扣派，是以匣商

往往指称公用，任意开销，通纲人众不能独向匣商清算

稽查，全在盐政运司实力察核，庶免侵蚀多派之累”②。

又据乾隆二十九年盐政高恒奏言:“淮商向于汉口设立
公所，公举一二人专司支解各官养廉及各项生息，并应

酬抽风游客等事，名为匣商”③。可见两淮盐商在汉口
设立公所，选举一二盐商管理“公匣”，他们负责向汉口
众盐商扣派银两，以应付正税之外的打点官员的费

用④，存当生息以支付各种应酬和活动的开销，管理“公
匣”的匣商由盐政运司官员监督稽查。

至于“徽商吴鼎和”，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明清至民国
时期的文献中找到“吴鼎和”的名称。康熙四十六年，织
造孙文成为杭州净慈寺撰写的《重建钟楼碑文》的捐款
名录中有“湖广各商吴鼎和、秦晋等捐银五百两”⑤。在
乾隆十三年，“汉口吴鼎和等”捐输征讨大金川军粮 30

万两⑥。在乾隆四十二年查办彭理寄顿家产案中，查出
彭理曾于乾隆四十年春将一些物件售与“汉口卖盐之吴
鼎和”⑦。民国《歙县志》中记载乾隆十六年徽州旱灾，
“楚商吴鼎和等平粜存剩银六千一百八十六两零”⑧。

这里所举事例尚有疏漏待补，但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吴鼎

和是乾隆年间仍活跃在汉口和湖南的盐商与盐商组织，

他们以“吴鼎和”之名进行捐款、捐输等各种社会活
动⑨。

结合前文可以推断，“吴鼎和”是汉口的两淮盐商组
织的名号，其管理之下的盐商被称为“匣友”、“匣商”。
“吴鼎和”创设于何时暂无法确证。用“公匣”总名“徽
商吴鼎和”在希青亭落款，并且在捐助之外，还确立公匣
“吴鼎和”每岁出银进行清明挂扫的定例，将白骨冢和希
青亭的维护归入“徽商吴鼎和”的捐助项目之中，这些活
动的主导者就是徽商吴鼎和的汪煇、曹复吉，以及罗象
华、汪觐侯、曹尔承、王汉儒等匣友，他们也就是真正捐
款之盐商。汪煇另外还制定三年一度的中元建醮仪式。

由以上可知，取名“希青”和落款“徽商吴鼎和”，并且以
“公匣”保证之后的捐助是可持续性的，实际上都在强调
这一次行动为盐商集体行为。这与顺治七年黄克念和
程奭偶然的个人行善并不一样。可见，康熙年间甚或此
前，汪、曹等一批徽州盐商在汉口已有一个成熟的盐商
组织，他们在湘潭寻找白骨冢、修建希青亭，在使这些地
点的祭祀活动常规化的过程中，徽州盐商形成了他们在

湘潭的共同事务和议事聚会之处。

①③嘉庆《两淮盐法志》卷 25《课程九·经费上》。

又参见王振忠:《徽商与清代两淮盐务“务本堂”研究》，

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第 189—198 页。

②嘉庆《两淮盐法志》卷 25《课程九·经费上》。又
参见王振忠:《徽商与清代两淮盐务“务本堂”研究》，周
绍泉、赵华富主编:《’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 189—198 页; 汪崇筼:《乾隆朝两淮盐商输纳的探
讨》，《盐业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④又参见《康熙九年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龄疏》，
《两淮鹾务考略》卷 10，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

⑤释际祥:《净慈寺志》卷 1，杭州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 58 页。

⑥嘉庆《两淮盐法志》卷 153《杂志门》。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四十二年查办彭理
寄顿家产案》，《历史档案》1993 年第 4 期。

⑧民国《歙县志》卷 3《恤政志》。

⑨笔者查到另有一个万历年间的徽州休宁人名叫
吴鼎和。在徽州歙县的万历五年进士江东之死后入祀
乡贤祠一事中，中有“歙县附学生员吴鼎和”参与公举
( 江东之:《瑞阳阿集》卷 10《儒学请祀乡贤公状》，齐鲁
书社 1997 年版) ; 在万历四十八年，有休宁县吴鼎和卖
田契约一纸，上书“十五都三图立卖契人吴鼎和”(《休
宁县吴鼎和卖田契》，《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
1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2 页) 。目前
资料显示此人与盐商组织吴鼎和并无关系。

⑩赵廷标:《湘潭白骨冢记》，康熙二十六年，新安
同人堂敬刊:《希青亭集》。

瑏瑡王钱昌:《志饬白骨冢序》，康熙二十七年，新安
同人堂敬刊:《希青亭集》。

瑏瑢章烜:《志白骨冢希青亭序》，康熙四十年，新安
同人堂敬刊:《希青亭集》。

重建白骨冢和创建希青亭之后，徽商和念佛林僧人

不断争取地方各级官员的认可和保护，这可以从官员的

相关撰述得悉。如康熙二十六年，湖南盐政使赵廷标为

湘潭白骨冢题记⑩ ; 康熙二十七年，湘潭知县王钱昌因

听念佛林住持僧禀而为白骨冢题序瑏瑡 ; 康熙四十年，湘

潭知县章烜也为白骨冢希青亭之事撰文纪念瑏瑢。从这

些地方官员的记述中也可得知此时徽商对白骨冢和希

青亭的祭祀活动仍在继续。除了地方官员的撰述之外，

还有与汪煇有亲戚关系的官员为白骨冢和希青亭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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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如汪继昌①撰写的《重修白骨冢记》②、汪錞③撰
写的《白骨冢希青亭合传》④等等，这些文献都收录到
《希青亭集》中，到乾隆三十年，新安客湘同人才得以重
刊⑤。不少相关的文献还收录到历朝湘潭县志《艺文
志》中⑥。这些文献的撰写和编辑让徽商在湘潭的慈善
行动得到宣扬，希青亭成为后世来到湘潭的文人和商人

访古和怀古的重要景点，留下不少诗文。

四、凤竹庵:从僧人功德到“吴鼎和”香火

在徽州盐商的资助下，僧人在湘潭城市的重建过程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凤竹庵也是在这一过程中
建立起来，与徽州盐商的关系非常密切。凤竹庵从僧人
鼎建的寺庙转变为徽商“吴鼎和”香火的过程，是徽州盐
商深度参与湘潭城市活动的一种体现。

康熙十九年《湘潭县志》里关于凤竹庵的记载主要
凸显僧人节中的功德:

凤竹庵，在城外西偏一里，住僧节中率诸徒鼎建仁

体。于子丑屠劫后，戒诸徒为巨络，收敛遗骸数亩，买杨
氏地掩筑三大冢，更置“湘磷化碧”一碑而镌文其上，在
本庵右，真悲愿也。节中，澧州人，无学大师法徒⑦。

这里“子丑”当为“己丑”之误，指的是顺治六年。

这段文字说明顺治屠城之后，凤竹庵节中是当时收敛遗

骸过程中的重要人物，这篇康熙十九年的文字并未提及

徽商对凤竹庵的赞助。至于文中提到湘磷化碧碑，该碑
作者僧人石村⑧、舍筏认为节中在凤竹庵附近建立的
“湘磷化碧”冢比程青来建立的白骨冢功德更大:

庚寅，新安程青来客潭，捐赀命僧敛白骨若干石，络

以缕，购亩地，而稍瘗之功且半。越明年辛卯，上人节中
更发悲愿，率徒智觉、智芳，徒孙慧德、慧慈，历三寒暑，

拾遗骸盈垞，凿四十八穴，纳诸骸其中，布列头身手足，

无剥裂倒置，居然以众死形作众生相，卜买杨氏之山，扦

壬丙向，大封诸冢，额题“湘磷化碧”，勒石表道，构旁舍
一，延数僧，欲以香茗梵贝度脱此诸泉下人⑨。

接下来的碑文主要内容就是称赞节中的功德。从
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程奭等徽商的功绩主要在于发起

敛骨，建白骨冢，但看不出来程奭等徽商对凤竹庵节中

及其徒子徒孙在之后三年建造的湘磷化碧冢有任何资

助，实际上，在嘉庆二十三年的湘潭县志中关于湘磷化

碧义山的记载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湘磷化碧义山，在发源殿北，今地藏庵。己丑之役，

潭人歼焉，经黄希倩、程青来收瘗后，凤竹庵僧节中复率
其徒智觉、智芳，徒孙慧晟、慧晸等历三载重拾遗骸，凿
四十八穴，掩筑为三大冢，僧石村、舍筏为之记⑩。

可见，从僧人角度的记载，都认为僧人在凤竹庵附

近园土建的湘磷化碧冢中是惟一的主角，而且这项事业

相对于徽商建立的白骨冢则是规模更大的功德瑏瑡。然

而徽商汪煇则不这么认为，据汪煇所言，其实在徽商来

湘潭之前，凤竹庵的创建僧人节中就与徽商有联系:

癸未大乱，有吾乡许绳之翁将三百金托节中代藏，

直至庚寅，亲携汉口，原橐交还，遂为两匣见重，故特匾

山门。迄今为吴鼎和香火瑏瑢。

①汪继昌，字征五，徽州歙县人，顺治己丑( 1649 )

科进士，撰写《重修白骨冢记》时任湖广下江防道按察
司副使。又参见朱万曙:《〈丛睦汪氏遗书〉与汪氏文学
家族》，《文献季刊》2007 年第 4 期。

②汪继昌:《重修白骨冢记》，康熙二十年，新安同
人堂敬刊:《希青亭集》。

③汪錞，徽州休宁人，康熙年间弃儒服贾十余年，后科
举中榜，擢吏部文选司主政。参见康熙《休宁县志》卷 6。

④汪錞:《白骨冢希青亭合传》，新安同人堂敬刊:《

希青亭集》。

⑤《序》，乾隆三十年，新安同人堂敬刊:《希青亭
集》。

⑥参见乾隆《湘潭县志》卷 24《艺文》、嘉庆《湘潭
县志》卷 32《艺文二》等。

⑦康熙《湘潭县志》卷 6《方外志》。

⑧石村即郭金台( 1610—1676) ，字幼槐，湘潭人，明
遗民，著有《石村诗文集》，编辑康熙十九年《湘潭县
志》。

⑨石村、舍筏:《湘磷化碧碑记》，嘉庆《湘潭县志》

卷 31《艺文一》。

⑩嘉庆《湘潭县志》卷 20《拯恤》。

瑏瑡另可参见王岱:《凤竹庵修造疏》、《凤竹庵碑
记》，均收录嘉庆《湘潭县志》卷 32《艺文二》。

瑏瑢汪煇:《白骨释疑》，新安同人堂敬刊:《希青亭
集》。

这段文字中，汪煇强调节中与徽商的渊源，目的在

于将两者的历史追溯到更为久远，以此说明“徽商吴鼎

和”一开始就是节中及其创建的凤竹庵的香火赞助者，

凤竹庵的创建与徽商相关，“为吴鼎和香火”应该是指如

同白骨冢和希青亭，鼎建之始就是徽商资助的香火庙。

文中所提癸未为顺治二年，这条资料则将徽州盐商在汉

口设立的组织和“公匣”制度推到更早的顺治二年之前。

在追溯节中与徽商的历史渊源之后，汪煇更进一步

将节中的功德归于“徽匣”资助的功绩:

凤竹庵僧节中，澧州人，廉僧也，夫妻父子一同出

家，刨庵于今凤竹之地。己丑之劫，不戮僧家，因拾就近

骨骸葬园中。其徒土凡业，生募徽匣，并众施主，遂成今

之大观。是为徽匣香火。故自康熙二十年，率客长罗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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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偕同俦王汉儒、曹尔承诸君，乐从鄙请。每年清明，公
匣出费二两四钱，永为标挂之例。以二两为念佛林白骨
冢挂扫陌钱、香楮、羹饭之资，分四钱为凤竹庵园冢之
用。是亦公匣一视之仁，同郡诸善士仰体黄、程二君之
美，故并详之①。

与前文一致，认为节中所行功德应归入徽商名下。

并且，这里继续说明康熙二十年“客长”②罗象华等诸徽
商同意从“公匣”支付定额之资赞助念佛林白骨冢和凤
竹庵园冢的维护，更是强调徽商将凤竹庵与念佛林一视

同仁。由此可知，凤竹庵实际上最早是在康熙二十年以
后才正式接受徽商“公匣”有规律的资助。凤竹庵转变
为徽商“吴鼎和”香火庙的个案，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二
十年以后，徽州盐商组织越来越重视湘潭市场。

五、余论

20 世纪 60 年代，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提出
的市场体系理论( standard marketing system) ，其中观点
之一是认为市场具有层级性，市场层级之间的联系由商

品和劳务的双向流动来实现③。然而，具体到一个特别
的时期说来，商人为何以及如何进入下一级市场呢? 本

文借汉口徽州盐商在清初这个非常时期进入湘潭的这

一个案来稍作赘论。

首先，徽商从汉口到湘潭经商的过程有一个由个人

到组织、由偶然性到规律性的发展变化。从顺治六年屠
城之后以及康熙十六年吴三桂叛乱之后，汉口的徽州盐

商立即就到湘潭活动可以想见，徽商如此重视湘潭县的

状况，从侧面说明湘潭县的市场对徽商“吴鼎和”非常重
要。经历清初两次大的战乱之后，湘潭县城的清理与重
建都迅速得到来自汉口的徽州盐商及盐商组织的资助。

在顺治六年的屠城之后，整个城市处于瘫痪，城市人口

极少，外来商人也非常少，而黄克念、程奭两位徽州商人
很快来到湘潭，个人出资并倚靠当地寺院僧人的力量参

与湘潭县城重建的事业。康熙十六年之后湘潭的重建
则体现徽州商人以商人组织的方式更有力地资助市场

环境的恢复，并对自身的聚会场所进行持续资助。

第二，寻求商业利益之外，清初战乱之后的非常时

期，清初徽州盐商进入下一级市场湘潭的首要之举是恢

复市场的环境。“吴鼎和”盐商从汉口到湘潭，首先面对
的是湘潭市场环境亟待恢复。借助《希青亭集》，笔者看
到在经历战乱和屠杀之后的非常时期，活动于汉口与湘

潭两级市场之间的徽州盐商及其组织徽商“吴鼎和”对
湘潭县城市的清理和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

中，徽商首先是通过慈善事业恢复市场环境，在又一轮

战乱后，徽商组织同样是首先通过对前辈所行善举进行

追寻和继承，可见在市场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商

业利益并非商人首先追求的惟一目的，恢复市场的环境

则是首要之举。

第三，徽商的顺利进入与其进入的方式有关。顺治
七年，盐商黄克念、程奭通过偶尔的一次行善与当地寺
院建立联系，并资助当时急需进行的慈善事业。到了康
熙二十年间，整个社会稳定下来，汪煇等一批徽州盐商

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入湘潭，他们追寻黄、程慈善事迹，

论证凤竹庵香火的归属，通过继承黄、程的慈善活动获
得立足的合法性，并且通过“吴鼎和”公匣的资助收纳凤
竹庵，扩大慈善事业。从徽商个体和徽商组织“吴鼎和”

进入湘潭的方式来看，首先是与僧人合作，接着则是创

建庙宇或将当地已有的寺庙收纳为香火庙，这与徽商进

入汉口的方式非常相似，如侨寓汉口的徽商在清初就先

后买下汉口准提庵和三元殿，“以为同乡公事聚会之
地”④。这些适应当地发展需求的方式让徽商迅速而顺
利地立足。

①汪煇:《白骨释疑》，新安同人堂敬刊:《希青亭集》。
②关于客长一说，据晏斯盛《请设商社疏》一文，乾

隆初年，汉口“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
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

事”。引自《皇朝经世文编》卷 40《户政》。又参见陈锋
:《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江汉论坛》2002 年第
11 期。另外，在清代四川巴县档案中，有大量提到“客
长”的文献，研究者一般认为客长是在移民和客商较多
的乡村和集市中，内部推举或官方设立以管理移民或客

商、维护地方商业和社会秩序的基层管理制度。参见梁
勇:《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史学月刊》2007 年第 3
期; 陈亚平:《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地方秩序———以巴
县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5 期; 周琳:《城市商人团体与商业秩序》，《南京大
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③Skinner，G． William，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
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
( 1) ，1964，pp． 3 － 10．

④《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 3《建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商人进入下一级市场是商业利

益的引导，具体到特殊的时空背景下来观察，商人的活

动则需要考虑更多当地现实的因素。商人进入下一级
市场的方式也与其自身原有的组织结构、行动能力和目
的密切相关。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传统徽州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经
验与教训研究》( 12JJD750015) 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 瑶( 1982 － ) ，女，湖南湘潭

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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